
第三部书

小说 文/刘 殿 学
昨天 ，出版社来 电话说 ，

我的 《人之初 》三校清样 已 经
出来 ，叫 我无论如何 ，今天抽
空去看下清样 。

这是 我 的 第 三 部 长 篇 小
说，约三十万字 ，一个格子一
个格子 ，爬 了近两年 。哎 ，爬
格人苦啊 ！

今天清样定稿 ，我想换个
书名 ，觉得 《人之初 》这个书
名不大好 。到底换啥书 名 呢 ？
前面有个小书摊 ，去看看 ，有
没有好书名可借鉴 。

年轻的书摊老板 ，大约见
我像 个 文 化 人 ，说 ：哎 ，师
傅，要书吗？刚 出 的 。

拿来看看 。
小老板一脸悦色 ，神秘兮

兮，从桌子下纸箱里拿 出 一本
书来 。

我接过一看 ，封皮上三个
大字 ：　《人之初》！……天 ！

这《人之初 》谁写
的？是我跟人家撞
车了 ，还是人家跟
我撞车 了 ？再一看
作者 ：刘殿学 。我
又喊了 一声天 ，是
我的 《人之初》？
真是 我 的 《人 之
初》？！责编 才通
知我来 看清样 ，怎
么书 已 经上市了 ？
一定 出 版社糊弄我 ，一边通知
我看清样 ，一边捷足先 登 ，先
印出 一批来 占领市场 ，缺不缺
德你们 ，人家好不容 易才爬 出
三十万字 呀 ！

我一 急 ，径 直 去 了 出 版
社，也没有了 先前进编辑部那
种斯 文 ，把 手 里 那 本 《人 之
初》，狠狠地往责任编辑杨善
祥桌上一摔 ：杨善祥 ，说吧 ，
咋回事？拿我开涮是不是？书

已经印 出 来 ，都上市了 ，你通
知我看球的 清样？杨善祥 ，我
刘殿学能写几十万字 的长篇小
说，写份状纸 ，大约 也不很 困
难吧 ？你如果还是哥们 ，就老
实告 诉 我 ，你 们 在 通 知 我 之
前，已 经是第几次 印 刷 了 ？你
看看你看看 ，这 第一页上 ，就
有三 四 个错别 字 ，你们就这样
对待 我 的 读 者？你 们 不 要 名
声，我还 要哩 。这么粗制滥糙

的东西 ，就批给书商了 ，也亏
你是搞了 多 年 的老出 版 。

我开 火 的时候 ，杨善祥两
只手 ，一 直 在 做 着 暂 停 的 手
势：吁——！吁——！他吁住
我，笑 笑 说 ，哎 呀 ，　刘 大 作
家，看你说 的 ，我们合作 也不
是一次 了 ，你说说 ，我们哪一
次背 着你 ，印过你一个字 ？你
看看桌 上的 书 ，说 ，不用 看 ，
这书肯定是盗版本 。

盗版？不 可
能，绝 对不可能 ，
小说一脱稿 ，我就
给了 你 ，没有 第二
个人有我的稿子 ？

老杨不慌不忙
地说 ：这个嘛 ，说
到底 ，恐怕还是我
们的责任 。我们在
出清样时 ，往往不
只是 出 一份 。说不

定，有 人 将 清 样 复 印 卖 出 去
了。这 样 啊 ，我 们 去 了 解 一
下，看看书商是从哪批来的 ，
然后再顺藤摸瓜 ，找到这家地
下盗印 者 。

那个小书商 ，被我们三哄
四诈 ，说 出 了 书 的来头 。

我和老杨马不停蹄 ，按小
书商说 的 ，乘车来到东 风镇 。
找到那个 叫 五州 的小印刷厂 。

厂里两 台 四开机 ，哗啦哗

啦，正忙着印 。
我拿起纸来看看 ，印 的全是

我的 《人之初》。
老杨 气 得 叫 人 去 把 厂 长 找

来。

厂长 是 个 四 十 出 头 的 中 年
人。看见老杨手里拿的一本《人之
初》，再看 看我 ，知道事情不妙 。他
马上把几十个工人都叫 来 。

我一看 ，几十个男 女 ，一齐朝
我们 走 来 。不 好 ，麻 达 ，今 天 他 妈
恐怕 出 不了 门 了 。

我对 老杨 看 看 ，他 脸 上 也 发
土。

等工 人 到 得 差 不 多 了 ，厂 长
带领 大 伙 ，咚 ！齐 唰唰 地 往 地上
一跪 。说 ：给 口 饭吃吧刘作家 ！
我们都六个 月 没发 工 资 了 ！

我一听 ，对着老杨看 。
老杨一听 ，对我着看 。
好了 好 了 ，起来起来 。你们

把书上错字给改改 。我说 。

黑黑的松果

散文 文/申 全 兴

余凡嘴烂 了 ，我一见面就嚷 ：余哥 ，中 啥
彩了 人喜得玉 口 生花？不经意这一句话 ，却别
出一个故事来 。

前些天 ，余凡应朋友相邀去了宝鸡市的天
台山 采风 。一辆坐四个人都显拥挤的小车里 ，
硬是塞进了 余凡哥五个 ，有画家 、有作家 ，一
车的墨香书韵盘 山 而上 。

至山 顶 ，他们弃车信步 ，见一 山 道旁有 四
五位 山 里 的妇人蹲成一行 ，每人面前黑乎乎摆
着一篮东西 ，她们的手黑乎乎的 ，脸也是黑乎
乎的 。哥几个好
奇，便凑上前打
问，方知篮 中 装
的是松果 。那松
果真大 ，约成年
人两个拳头般 ，
却被烧得面 目 全
非，简 直就是木
炭。然而一抠里
面尽是松子 ，几位索然便走 。这时 ，一位妇 人
捧了 松子让余凡尝尝 ：一双粗糙 、条纹纵横的
手上摊着明亮红褐色的松子 ，在那些黑黑的松
果映衬下 ，真象一幅伦勃朗 的 油画 。一嗑 ，松
子所特 有 的 清 香 沁 人 心脾 ，问 价 ，一 块 钱 三
个，城里人的 习 惯油 然发作 ，余凡便与卖松果
的妇人砍起价来 。

忽然 ，从妇 人 群 中 挤 出 一 缕怯生 生 的 童 音
来：叔 叔 ，你就不 要还 价 了 ，这 些果子真 的 来得
不容 易 。寻声 ，这才发现妇人群 中 竟有一个女孩
子，今 年 才13岁 。她告 诉余凡 ：这 些松果 是早上
四点 多爬到树上打下来 的 ，然后再用 火烧 ，火候
烧不 到 ，松子 剥 不 出 来 ；烧透 了 啥都完 了 。孩 子
眉宇 间透 出 的 英气标示着她不是 山 里 的孩子 。

原来 ，她家 在宝鸡市 里 ，妈 妈 已 经 下 岗 了 ，爸
爸也没啥本事 。她是来姑姑这里家度暑假的 。一说
到快开学了 ，女孩子一脸严峻 ：我不忍心看着俺妈
俺爸为难 ，就跟这里 的 大人学着烧些松果卖 ，自 个
给自 个挣 点学 费 。寥 寥 数语 ，令余 凡荡气 回肠 。于
是，余凡把女孩子 一篮松果十元全趸下来 了 。

上车时 ，松果有 了 占 地之嫌 。　“车 里本来就
挤，还把这东西买这么 多 是弄啥 呢？”余凡一脸
平静 ，给 同 车 的 弟 兄 们 讲 了 女 孩 子 的 故 事 ，话
完，一车 人默然 。须 臾 ，一位作家开 口 ；　“走 ，

朝回 开 ！咱把那
女孩 子 看 一
看。”车 又 盘旋
而上 。一下车 见
那女孩 子正收拾
着下 山 ，好一车
文人墨客 ，齐齐
迎上前去 ，你一
张，我两张把钱

递到女孩手 中 ：　“你要好好读书！”一车 的舞文
弄墨之人此时也就留 下 了这一句话 ，转身乘车走
了。钱 ，在女孩子手 中 若捧着的一束 山 野花 ！许
是眼前这一切发生得太突 然 ，女孩子呆呆地看着
远去的 汽车 ，一脸茫然 。

松子成 了 余凡这些天的 “零食”，居然真 的
吃出 “彩”来 。画 家 余 凡 原 只 沉 醉 于 “五 笔 四
势”、　“五墨云彩 ”之 中 ，平 日 见人扎堆便绕而
行之 。如今他骨子里的侠肝 义胆 、似水柔情 ，油
然入 画 。画 作 也 像 这 烧 的 木 炭 也 似 的 松 果 ，简
约、夸 张 、略显怪拙却实实透着 自 然 、清新与纯
朴；透 着 余凡 “得天之 和 、心之求 ，积为行 ，发
为艺”的画家品质来 。

黑黑 的松果 ，全 为 了 红 褐 色的松子 。

海　弯　韩 小 士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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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京城好些 日 子 了 ，心
里总惦着 出 去随便逛逛 ，随
便瞧瞧京城的景儿 。一个初
夏的 下午 ，独 自 一人上街去
了。

走在京城的大街上 ，都
市的 喧 嚣总让人有些不太适
应，但 习 惯 了这些的人们照
例像鱼儿 自 由 自 在
地穿游着 ，只是人
们的脚步是那么 的
急急忙忙 ，来不及
停下 脚 步 来 看 一
眼，便又 消失在茫
茫人 海之 中……

边走边看边想
… …眼 前是一片安
静的空 间 ，街市上
讨价还价 的声浪突
然在耳边消失 了 ，
映入眼 帘 的是风格
迥然 、多 彩斑谰的
场景 ，呀 ！与人打
听这 是 何 地 ，对
答：秀 水 南街——
酒吧街 。就这么在
不知不觉之 中 误人
了酒吧街 。

既然 来 到了 酒
吧街 ，也不妨开开
眼界 ，在这充满了
异国 情调 的地儿 ，
体验体验 ，找找异
样感觉 又何乐而不
为呢 ？　“西 部 阳
光”——眼 前展现
着美 国 西部风情 ，
一个木 制 的车轮高
悬于天花板 中 央 ，牛头骨 、
马鞍 、长 剑 、树皮 、镖靶分
挂四 周 ，一 圈 古朴的篱笆 圈
出一片空 地 ，在乐队演奏的
粗犷音 乐 中 ，年轻人陶醉地
蹦迪 。　“巴 比松”——以法
国的一个画派为 名 ，着意刻
划亲近 大 自 然 的风格 ，灯光
淡雅 ，砖墙素朴 、巴 比松画

派的一帧帧 名 作静静地挂着 ，
装饰夸张 ，浓墨重彩 ，音乐也
动感十 足 。　“功夫吧”——独
辟蹊径 ，满墙武术挂图 ，还有
太极名 师现场指点 ，喜欢 中 国
功夫 的 人 尽 可 在 此 切 磋 武 艺

转悠了 几间 酒吧 ，夜幕 已
经降临 ，此时的 酒吧
街猛然似一条 彩灯映
活的龙 ，在各色音乐
声中 慢慢苏醒 。街前
霓红 灯 闪烁 ，树上满
缀的 彩灯似星星坠入
银河 ，爵士乐 的 曲 调
飘散在京城的 风 中 ，
啤酒花 的芳香沁人心
脾。酒吧街的夜景在
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
的迷人 ，令人赏心悦
目。来此享爱 的 人们
总是在说说笑 笑 的 宁
静温馨 的气氛 中 度过
一天 中 最 美 好 的 时
光。面对酒吧街 的兴
旺，还会有谁去 觅想
茶馆的形象 。当 人们
在热 衷 于 追 求 时 尚
时，古老街区 的断垣
残壁正被拔地而起的
高楼大厦所代替 ，代
表传统文化赖 以生存
的环境正在消退 ，诸
如老北京的茶馆 、戏
楼象征老北京平民精
神、市井生活的 图景
将成为古老的 童年 记
忆，成为一种无可奈

何的最后挽歌 。面对走向 消失
的京城市井生活的背影 ，里面
恐怕也寄托着人们对平民生活
的一种无法言表的 怀念 ，也会
长久地时不时地回 响起来吧 ？

误入酒吧街 ，想起了 茶馆
的事 ，除了一些伤感 ，更 多 的
还是为京城人追求新生活 、新
时尚 所鼓舞与感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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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神 后 传
故事新编 文/夏沨

近日 有 举报信送 到 玉虚官 ，检 举
三霄女神利用 姜子牙封神时执掌混元
金斗专 司 轮 回 降 生职权 索 要转 世 费 。
金钱 乃 是 生 不 带 来 死不带 去 之 物 ，转
世降 生 者 赤 条 条 一 丝 不挂 ，哪有 钱 来
交费？为 此 多 有被卡在金斗 中 不得降
生者 ，弄得神界怨声载道 。

元始天 尊 接 到 举 报 ，因 想 诸 神 在
位日 久 ，难 免有违纪受贿之事 ，决定采
用任 期 制 ，善 者 留 之 ，恶 者 调 离 或 究
办。此事仍 由 姜子牙去考核办理 。

诸神得知要换届 ，都来送礼说情 ，
原封 肥职 者 不 愿 调离 ，瘦职 者 坚 决 要
求换位 ，有过失 者更谋求保住职位 ，闹
得姜 子 牙 难 于 应 付 ，只 好 从西 释 山 门
将哼 哈二 位 门 神 调 来 守 门 ，凡送 礼说
情者一律不准入 内 。

这天 ，云 霄 、琼 霄 、碧 霄 三 位女 神

携礼 来 到 姜 子 牙 办公室 门 口 ，一 见 哼
哈二将守门 ，知是那姜老头请来的 ，云
霄计 上 心 来 ，取 出 两锭 大 银说 ：“二位
辛苦 了 ，我们原是同 榜封神 ，这 点小意
思不成敬意 ，请行个方便。”

哼哈二将 原都是督粮 官 ，本 来 没
甚油 水 ，姜
子牙怜他们
腹中有奇气 ，
封为 门 神宣
布教 化 ，保
护法 宝 。一
见大银 ，不免心动 ，但一想到 门 神责任
重大 ，遂稳住心旌 ，将女神拒在门 外 。

琼霄 见 大 姐 的 银 子 不 能 奏 效 ，马
上妩媚 一 笑 ，上 前 挽住郑伦 的 手娇 滴
滴地说 ：“哎哟 ，二位也太认真啦 ，现在
太平 盛 世 ，哪 有 妖 魔敢 来 作 怪？我请

二位去玉虚歌厅点神乐一 曲 如何？”
碧霄 见 二 姐 挽 住 郑 伦 ，心 领 神

会，也 上 前 拉 住 陈 奇 献 起 温 柔 。当
下，二位 门 神象 中 了 魔法 ，禁 不住神
魂飘荡起来 ，脚下不 由 自 主地就往神
乐喧天的玉虚歌舞厅走去 。

云霄
见两位妹
妹得手 ，
冷笑 一
声，提起
礼物就要
走进姜子

牙的办公室 。郑伦 听到背 后 传来 冷 笑 ，
扭头一 看 ，只 见云 霄正要跨进 门去 。猛
然悟 到 自 己 失 职 ，挣 脱琼 霄 的 手上 前
扯住云 霄喝道：“站住 ，本 门 神在此！”

陈奇听到 大 喝 ，也清 醒过来甩开
碧霄要上前助阵 。云 霄被郑伦扯住 ，

知道不 妙 ，媚眼一转 ，使 出 看家本领 ，
把腰一叉说：“郑伦 ，你光天化 日 之下
拉扯我要干什么？”

哎呀 ，男 女的事 自 古是非 多 ，郑伦
心一慌 ，手就松开 了 。云霄见一句话唬
住郑伦 ，冷笑一声又往大门走去 。

陈奇见郑伦不济事 ，把脸一沉 ，往
门口 一站 ，象 座铁塔把门 口 堵住 。云 霄
见软 的 不行 ，便来硬的 ：　“陈奇 ，你莫
非也想试试我姐妹三人的手段？”

陈奇巍然不动 ，郑伦见了 ，胆气也
壮起来 。云 霄老羞成怒 ，把手一挥 ，招
呼两 个 妹 妹 上 前 。但 今 日 是 来 送 礼 说
情，各 自 的宝 贝都不 曾带在身边 ，而哼
哈二将 的奇气却是藏在腹 内 的 。两人一
左一 右 把 住 大 门 ，摆 开 架 势 ，一 哼 一
哈。云 霄一听 ，知道这两个 门 神又要放
出那两道夺命的奇气来了 ，只 得收起 礼
物，招呼两个妹妹败阵而去 。

导 厕 小 姐讽刺 小说

文
晓苏

旅游 到 沿 海 某 大 城市 。逛
大街 时 ，我 突 然 腹 胀 。举 目 四
望，却 不 知 公 厕 在 何 处 。正 急
着，上来一个 中 年 男 子 ，问我是
不是想 方便 。我连忙说正是 ，问
他公厕在哪 儿 ，他叫 我随他去 。

来到一座富丽堂皇 的建筑
前，中 年 男 子说到 了 。我好生诧
异：“这 是 公 厕？”这 简 直 是 一
座皇宫 。正疑惑 间 ，一位漂亮的
小姐 来到我面前 ，娇 滴 滴地说 ：
“ 我是导厕小姐 ，我很乐意为您
效劳 。先 生 ，请跟我来。”

“ 这么豪华的厕所 ，进去方
便一定要钱吧？”我问导厕小姐 。

导厕小姐嫣 然一 笑 ：“我们
想方 便 者 之 所 想 ，急方 便 者 之
所急 ，方 便 者 可 先 方 便 了 再 付
钱。”进 入 厕 所大 门 ，见 一 面 墙

上挂 着 许 多 画 ，导 厕 小 姐 解 释
说道 ：“这些都是请著 名 画家画
的，我 们把 这 些 不 朽 的 艺 术 品
挂在这里 ，是为 了让你感受到 ，
厕所 不 仅 是 厕 所 ，也 是 艺 术 的
殿堂 。您可 以 在这 里 享 受 到 妙
不可 言 的 厕 所文 化 。请 看 第 一
幅画《美女人厕 图》……”

“ 小姐 ，等我方便了 再来欣
赏这些画吧。”我说 。

“ 好吧 。

“ 请 问 ，
你要 几 等 间 ？我们这

儿的 厕 所 间 分 三 等 ，一 等 间 最
好，设 施 齐 全 ，马 桶 先 进 ，包 您
满意。”

“ 那 就 要 一 等 间 吧。”“1号
一等 间 已 经 让 人 包 下 了 ，请 先
生进 那边 的2号一 等 间 。我在外
面为您服 务 ，马桶边有话 筒 ，请
您随时与我保持联 系。”

导厕小姐说罢 ，我便朝2号
一等 间 冲 去 ，因 为 我快 憋 不 住
了。冲 进 去 ，我 吃 惊 地 张 大 了

嘴：厕 所 里 不 仅 有 沙 发 、茶 几 、
床、还 有 电 视 、电 话 、空 调……
我正 要 往 马 桶 坐 下 ，外 面 传 来
了导厕 小姐的 声音 ：“请先生慢
慢方 便 ，我 将 为 您 播放一 曲 美
妙的音乐。”

音乐 响起来
了，软 绵

绵的 ，
也不 知 是 什 么 曲 子 。

说来 叫 人不信 ，我听着这音乐 ，
竟拉不 出 屎 来 。

“ 小姐 ，您能不能把音乐关
掉，这 音 乐 叫 我 ……方 便 不
了。”我拿起话 筒说。“这怎么会
呢？”导厕小姐关掉 了 音乐说 ，
“ 要知道 ，音乐可 以使母牛 多 产
奶，使母鸡 多 下蛋。”

“ 我 不 是 母 牛 ，也 不 是 母
鸡！”我说 。

“ 那 就让 我 为 您 朗 诵 一 首
诗吧 ，这 首 诗是一 位 伟 大 的 诗
人创作的 ，《啊 ，厕所》……”

“ 不用 不用 ，我什么都不想

听。”在我再三恳求下 ，导厕小姐
闭了嘴 ，厕所终于变得安静了 。

方便完 ，我刚 站起身 ，便 又
听见导厕小姐说道 ：“请您躺 在
床上 ，让我为您按摩。”

话音 刚 落 ，导 厕 小 姐
就走 了 进来 。我赶紧 说 ：
“ 我不需要按摩。”“那就

请坐 吧 ，我 们 一 边 喝
咖啡 ，一边聊天 ，我可

以为您讲讲厕所的
历史 ，厕所 ，又叫 茅

房，它 的 出 现 可 追 溯 到

“ 我还 有事 儿 ，让我走吧。”
我不想听 ，便打断导厕小姐的话 。

导厕 小姐叹 了 口 气：“既 然
您还有事儿 ，那就不耽误您 。请
您付 款 ，导厕 费 、蹲 位 费 、音 乐
费、通话费等共计288元。”

我大 吃 一 惊 ：“288元 ！你
们……你们这是在敲竹杠！”

“ 我们没敲竹杠 ，这厕所是
五星级 的 ，288元还优惠 了 你。”

“拉个屎要288元 ，我不付。”
导厕 小 姐 变 了 脸 ，冷 冷 一

笑：“不 付 你 就 别 想 出 去 ！你
瞧，他们可不是 白 吃饭 的。”

我扭 头 一 瞧 ，立 即 看 见 厕
所门 口 站 着 两 个 彪 形 大 汉 ，我
一下子蔫了 。

华山秋色

　张磊摄豆
角
干

散
文

文
/
刘
克
华

入冬 的 时 候 ，爸 爸 进城给
我带 了 两 兜 豆 角 干 。闻 着带 着
泥土 芳 香 的 豆 角 干 ，丈 夫 高 兴
地说 ：“老 爸 ，我最 爱 吃 您晒 的
豆角 干 了。”勤劳一辈子 的老爸
露出 一丝憨笑 ：“乐意吃下回 我
还给你们带。”看着丈夫和老爸
坐在 暮 霭 下 的 对话 ，我心底 涌
起一股甜丝丝的温馨 。

老爸 走 了 ，两 兜 豆 角 干 被
束之 高 阁 。我 用 手 戳
着丈 夫 的 头 ，说 ：“嘴
巴抹 了 蜜 了。”丈夫 也
笑：“阿 琴 ，不 是 我 嘴
巴抹 了 蜜 了 ，只 是一
看见老爸辛辛苦苦给
我们 晒 的 豆 角 干 ，我
就不 忍伤了他老人家
的心 ！豆 角 干 虽 不
多，它 带 着 老 爸 对 我
们的 一片心啊！”听
着“蜜 嘴 丈 夫”的
话，我眼 前不觉浮现
了几年前一幕 ：

那时 ，我还是单
身，朋友给我介绍个
对象 ，处 了 一段时间 ，
感觉 还 不 错 ，就 在 一
个周 末 准 备 带 回 老
家，让父母把把关 。

那也是个入 冬时
节，农村不比城里 ，
进了 冬天 ，农 民们很少上街买
菜，就吃 自 己腌 制 的咸菜和菜
干。而菜干往往又是农村人过
春节待客用 的 。

老妈 看 见 我 带 回 了 男 朋
友，就把平 日 里舍不得吃的菜
干拿了 出 来 。

吃饭时 ，他指着豆角干炒鸡
蛋问老妈 ：“这不是鲜豆角吧？”

老妈看看我 ，又看看他 ：
“ 这 是 豆 角 干 ，入 冬 我 们 晒

的，专等阿琴 回来吃的。”

他露 出 讶异 ：　“伯母 ，我小
时候也吃豆 角 干 ，但现在都什 么
年代 了 ，吃 新 鲜 豆 角 ，很 便 宜
的。”

老妈有一丝不好意思 ：　“孩
子，农村不 比城里 ，再说 前 几年
供阿琴读书 ，我和他爸 欠 了 很大
一笔债。”

那顿饭 ，吃的 没滋没味 ，一
大盘鸡蛋炒豆 角 干 ，也
只有我和老爸 、老妈动
了几 口 ，他 竟 一 口 未
动。

走时 ，父母未 对他
发表任何 自 己 的 看法 ，
但他们的心里 ，我知道
一定有着深深地失落 。

于是我们的关 系变
得忽好忽坏 ，终于有一
天我下决心 ，说 ：　“我
们不合适。”

当然 ，这事 已 过去
了。后来 ，当 我和丈 夫
结婚讲起时 ，丈夫说 ，
他真傻 ，他不懂父母的
心啊 ！

从此我和丈夫每次
回农 村 父 母 那 ，丈 夫 总
是把 菜 干 嚼 得 有 滋 有
味，他 叭 哒 叭 哒 嘴 的 样

子，让父母看 了 高兴 ，而他还总是
装模做样地说 ：“好吃 ，好吃！”

父母看见他“狼吞虎咽 ”的样
子，笑得流 出 了 泪 花 。

在结 婚送 我 出 村 口 时 ，老 爸
拽住 了 我 ，我 以 为 老 爸 有 什 么 大
事，只见老爸挠着后脑勺 ，半天笑
笑说 ：“闺女 ，你还真有眼 力 ！”听
着憨厚 老 爸 的 赞赏 ，我 激 动 得流
泪了 ，心 里 说 ：老 爸 ，你 知 道 吗 ？
他并不 爱 吃 豆 角 干 ，只 是 为 了 你
和老妈高兴 ，才 “狼吞虎咽 ”呢 。

古镇 不 知 年

话说陕西县市 文/卢 云 龙

因了 修路 ，安 康 到 旬 阳 的车 就越发慢腾 ，前
后左右摇摆一路且不说 ，仅那灰尘就使人变了模
样。万般难受间 ，开车 的师傅刹 了 闸 ，吕 河到了 。

到了 吕 河 ，我就见到 了 一江春水 。这水 不露
声色 ，绿 油 油 发 光 ，使 人 惊 了 一跳 。感 觉 是瀛湖
的深 厚 在 此 的 体现 。坐 在船上 ，疲 惫顿 消 ，极 目
望去 ，前也茫茫 ，后亦茫茫 。相映之下 ，两岸光秃
秃的 石 壁则显得更加威严峻峭 。远眺 吕 河镇 ，犹
如浮 在空 中 的 海 市 蜃楼 ，又 象 是镶嵌 在 名 为 卧
牛山 的 “百叶窗”。艄公说 ，吕 河是个石头镇 。

吕河的房屋大 多建在河边 ，参差有致 ，别 具一
格。若无河堤阻挡 ，则 由 几根粗木深插沙地 ，上横
几根木梁 ，木梁中 间再钉上木板 ，稍加整理修饰 ，
简易耐用 的木屋便架成了 ，倒是为 吕 河镇街平添
了几分情趣 。记得第一次在吕 河喝醉酒 ，就是在这
木楼上 。镇上几个真心弄文学的小友 ，豁出命一般
将我等几人从官宴上生拉硬扯拽了 出 来 ，寻了一
家江边木楼 ，大碗炒菜 ，大碗喝酒 ，听江涛拍岸 ，谈
人生文学 ，直到醉眼朦胧 。这场 酒 醉 出 了 英 雄 豪
杰，醉 出 了 今生难忘 。我以为 ，无论是谁 ，生 活在
这样恬静纯情的 小镇上 ，都会获得一生 的 幸福 。

其实 ，吕 河 岸路 水路都有 ，铁路 公路方便 ；
喇叭一摁 ，就上了 安康 ；汽笛一拉 ，便下 了 十堰 。
吕河 街上 ，飞檐翘角 的庙宇有之 ，雕梁画栋的 会

馆有 之 ，三 层 四 层 的 楼 房 有 之 ，录 像 舞 厅 也 不
少。商 家 一家 接着一 家 ，集 市 四 季 常开 ，每 日 如
潮，贩子西来 自 早阳 、安康 ；东来 自 旬阳 、十堰 ，甚
至襄樊 ；南来 自 神河 、赤岩 ；北来 自 甘溪 、赵湾 ，是
一个产品集散地哩 。不知是消 费品过于丰富还是
市场真 的疲软 了 ，一派 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。而我
却喜欢那古色古香的窄街小巷 。

那天
有雨 ，游
游丝丝的
很是 古
典。与 朋
友们散步
之中 ，就
见一绿衣
女子于古屋旧舍夹峙间的窄巷里款款走来 ，一把
已少见的油布纸伞半掩了粉脸 ，疑是见到了戴望
舒先生《雨巷 》里那位散放着紫丁香的女子了 ，一
阵的 发呆 。朋友们 皆笑我 多 情 ，但我看 见他们的
眼里也盛满了缕缕情意……

吕河的 山 美 ，水也美 。站在街头再看汉江 ，与
过往的船 ，似是绿绸在飘舞 。视线放开 ，对岸汉 白
路下有一段石崖向 江心插来 ，激起滔滔恶 浪 ，似
一渴极 的狮子饮断 中 流 。朋友们见我称奇 ，便说

这是所谓的 “狮嘴崖”。于是兴致勃勃地给我讲
起了 吕 河八景：“狮嘴行船拜 ，双洄太极漩 ，珠
对龙泉井 ，兵渴马创泉 ，街南无影塔 ，犀牛望 月
圆，冬季沙集市 ，古渡哪知年”。

在安 康时 ，我是读 了 《旬 阳 县志 》的 ，隐约
记得 “无影塔 ，吕 河镇东 百米 ，唐代摩崖石 刻 ，
陕南名 胜。”而今 ，站在古镇上 ，吸 引 我的 当 然

不是这江
边小镇 的
景色 了 ，
而是印 记
在脑海 中
的无 影
塔。听 罢
我言 ，朋

友笑而不答 ，只在前 引路 ，我便尾随于后 。在街
巷的尽头 ，只 见 几层石坎未 见塔 ，朋友指着脚
下的 汉江说 ，看那下面是啥 ？低头 看 去 ，水 中
隐隐 约 约 有塔影 在 晃动 。再看眼前 ，还是那几
道石坎 。朋友们始而大笑 。后便得意地哈出 ：“无
影塔 ，离水一丈八 ，人在塔上走 ，水在塔下流。”

见我惊诧不 已 ，朋友们娓娓道来 ：吕 河在
汉江航运 史 上 多 有 记载 ，它 原是艄 公 泊 岸栖
身之 地 。为 了 保 佑平安 ，朝拜方 便 ，居 位于斯

的信 徒 们 就 在 此 凿 塔 为 佛 ，虔 诚 乞 拜 。日 久 天
长，所 凿 之 塔 神 象 形 不 象 ，倒 映 水 中 形 象 神 不
象，有人美其名 日 无影塔……

虚虚实实在 吕 河奔小康搞了一年 ，收获真是
不少 。日 子久了就生情 ，想这 吕 河的来历 ，吕 河的
古今 ，吕 河的神奇 。也巧 ，我们包挂的就是汉坝川
上的 江店村 。村上的老人们就讲 ，吕 河 以前写作
“ 闾 河”，何 以 称 此？全 都 不 知 。查 《辞 海 》里 的
“ 闾 ”字有三种解释 ，一 日里巷的大门 ，二曰汇聚 ，
三日 传 说 中 的 兽 名 ，形状 象 驴 。至 此 ，我恍然 大
悟。《旬 阳 县志 》有记载 ，汉二年 ，楚汉 徐州一役 ，
项羽大败刘邦 ，刘邦在逃往川途中 ，曾屯兵于此 ，
设“驴 川 县”。因 当 时 汉 坝 川 为 陕 、川 、鄂交通 要
道，负重之驴川 流不息 ，故名之 “驴川”，驴川之河
便名 “驴河”，因 “闾 ”之音似驴 ，便称了 “闾河”。后
又因 “吕 ”字方便 ，干 脆就写作 了 吕 河 。究竟哪一
种说 法 更 为准确 ，想来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吧 。

这里 ，要 说 的 是 ，吕 河 的 神奇绝 非这八景 ，
站立在汉坝川 上 ，向 东望去 ，那 山 形极似一代伟
人安 祥长 卧 ，为 了 不 致亵 渎 神 灵 ，我故且打位 ，
还有 那小学操场上的 古树 ，传 为张子房所植 ，历
千年 风雨 沧 桑 ，树 自 皆 空 为 洞 ，洞 内 六尺 见方 ，
然古树枯而不死 ，依 然 枝繁 叶 茂 ，冠 如 巨 伞 ，浓
荫匝 地 ，伴我返朴归真的心 田 常青不老……


